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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貿商是倒了一撥起一撥。」 從事中朝邊貿整十年的朝鮮族丹東人
朴哲（化名）咂了口煙，說起這十數年經歷的起起伏伏。因朝核問題引發
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聯合國制裁加碼等連鎖反應，讓大多數邊貿商販始
終對時局保持高度警覺，有人笑稱這一群體是邊貿的 「連續創業者」 。對
此朴哲感同身受， 「每次制裁一出，一批只幹專項貿易的買賣兒就倒了，
想繼續幹的就得尋找制裁名單之外的新的機會再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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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美元的人走了一撥又來一撥
。」 朴哲說，作為中朝貿易間常用貨
幣，美元兌換的變化也反映出邊貿一
些變化， 「過去大量換美元的人幾乎

見不到了，但這個業務從沒斷，說明貿易一直有
。」 他的觀察也道出了邊貿群體的迭代──以小
微公司甚至個人為單位的邊貿群體正韌性十足
的撐起這個寒冬，而以大宗專項貿易為支柱

的第一代邊貿商在制裁與商業欺詐等多重
不利因素加碼下，只能潸然離場。

朴哲始終不想開口談舅舅經
營大半輩的邊貿生意如何

戛然而止，那對他們來說是無法彌合的傷口。 「
舅舅做朝鮮大宗貿易快20年了，是第一批邊貿商
。」 捋順思路，他終於開口。 「2001年開始，他
也做點綜合貿易，不好的時候每年也有一二百萬
元（人民幣，下同）的利潤，養活着我們三五個
人的貿易公司。」 然而從一夜暴富到血本無歸，
不在少數的大宗貿易商都曾以這樣的方式告別奮
鬥半生的生意場，朴哲的舅舅也不例外。

「做資源型大宗貿易的，幾乎人人都被坑過
。誰都知道這資源買賣兒只要幹就能掙錢，那朝
鮮人憑什麼把這個生意給你而不給別人？」 朴哲
的反問似乎能一語道破其中的玄機， 「這些年的

往來，最重要的是要遇到一個對的朝鮮人。」 他
說，舅舅正是因為 「遇人不淑，被坑過一次」 ，
上千萬血本無歸， 「很簡單，朝鮮人約定好給你
一批貨，拿了錢卻再也找不到人了。」 「還有的
，可能你的貨都到港口準備裝船了，朝鮮人卻根
本不顧合同約定，當場就把貨高價轉手給別人。
」 朴哲不想說的更具體， 「你去口岸隨便一打聽
，丹東跳樓的大部分都是因為這種事。」

這種長期無序的貿易關係在近年來的國際社
會制裁中更顯脆弱，聯合國不斷拉長的禁運名單
中，鐵、金等礦產資源以及海產品、機械設備、
紡織品等一系列大宗商品，也徹底切斷了以此為

生的黃金一代重操舊業的最後念想。 「制裁一來
，舅舅本來在朝鮮還有1000多萬舊賬，最後就要
回來200多萬。他不甘心啊，天天自己喝酒，生
悶氣。」 他說，賠進身家，心灰意冷的舅舅最終
選擇了退居二線。

工商註冊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這種變化
，記者查詢「天眼查」發現，以 「丹東、貿易、進
出口」 為關鍵詞，搜索到的查詢結果近3000條。
其中，10年以上且處於在業、續存狀態企業不足
500家，而註銷、吊銷企業數量更有近千家，在
註銷企業中，經營範圍多數標註為礦產品、針紡
織品、機械設備、水產品等貨物及技術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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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加碼 黃金一代潸然離場

在中朝貿易最繁忙的4
、5月間，鴨綠江公路橋上
常常是貨車首尾相接、排隊
等待過關，甚至在午夜時分

，仍能聽到加開的貨運火車呼嘯而過的
汽鳴聲。這是 「噸袋」 老于心中最美的
丹東一景，如今卻再難重現。他的噸袋
專營店就開在鴨綠江斷橋向西不足千米
的商貿旅遊區中， 「你看這片地方哪還
有商貿旅遊的樣子？」 老于嘆口氣，他
曾和一條街之隔的競爭對手 「小小噸袋
」 壟斷了整個丹東口岸的噸袋生意。

在他的噸袋店裏，記者見到了這種
被稱為邊貿 「情報站」 的塑料編織袋，
各種尺寸型號的噸袋能夠滿足大到鋼材
、小到文教用品等貨品的裝卸運輸， 「
往朝鮮發貨必須用這種袋子」 。而噸袋
本身也是邊貿的主要內容， 「每年秋收
一直到12月，口岸的二手噸袋就成車的
往朝鮮發，朝鮮人收割莊稼用的就是這

個。」 老于介紹起噸袋的用途，也解釋
了為何不起眼的噸袋會得了 「情報站」
的殊名──噸袋的銷售情況直接反映出
邊貿的興衰。

「小小家80年代就開始做噸袋了，
我是2007年才開始摸着門。」 伴隨兩代
邊貿商的角色交替，老于和競爭對手的
生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現在根本
沒有生意，2016年制裁開始就一直沒緩
過來。」 樂天派的老于苦笑着， 「過去
一天就能走3車，一車8萬袋。」 老于快
速計算着， 「一個月我怎麼也走70車，
就是五百多萬袋！」 儘管每個袋子的利
潤僅以角計，但這對小本經營且需要大
量壓貨的噸袋生意來說，已是非常可觀
的收入。

「我過去根本不做國內市場，賒賬
太厲害了，現在也得做了，之前，為了
維護客戶我還跑了30多公里去給人補送
兩個袋子，袋子我才掙9塊錢！」 這種幾
乎違背商業規律的經營策略，在老于看
來僅是為了維持生意不死， 「好在，我
這舖子是自己的房產，水電都省着點，
每個月人工再支去7000多塊錢，還算能
撐着。」 而與老于的堅持不同，他的對
手 「小小噸袋」 已因形勢不利、經營不
善等多重原因，退出市場。 「制裁的影
響是連帶的，你看這商貿旅遊區，過去
洗浴中心、KTV、小飯店生意可紅火了，
朝鮮人來消費啊，現在怎麼樣，全都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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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蕭條 編織袋生意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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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雪上加霜 民間邊貿停擺

朴哲自己的經歷也是如此， 「現在
能活下來的，反倒都是些做綜合貿易的小
公司和小商販。」 跟着邊貿第一代的舅舅
入行，80後的他自謂時運不濟，不僅沒
趕上父輩最黃金的貿易年代， 「剛創業還
頂頭碰上了聯合國的最嚴制裁」 。但憑一
股子不服輸的勁頭，不斷挖掘新的邊貿需
求，朴哲竟也在最艱難的時局中立穩了腳
跟， 「我應該會一直幹下去」 ，他堅定的
點點頭。

從躊躇滿志到窘迫碰壁
與朝鮮一江之隔、與朝鮮新義州緊

密接壤的遼寧省丹東市，因獨特的地緣優
勢與歷史原因，承擔着超七成的中朝貿易
往來。橫跨鴨綠江界河的公路橋──鴨綠
江大橋與聞名中外的斷橋比肩而立，直通
中國最大對朝貿易集散地丹東口岸。
2000年以來，丹東邊貿無論在規模、數
量還是商品種類上都進入了新階段，日漸
繁忙的民間邊貿養活了像朴哲一樣的上萬
戶丹東中小邊貿商。

2009年，獨自在浙江闖蕩的朴哲在
舅舅的建議下，決定回到家鄉丹東參與父
輩的邊貿生意，那時煤炭、銅等金屬礦以
及水產等貿易正紅火，他也籌謀着賺足錢
支起自己的買賣。 「我最開始在浙江也是
自己創業，主要做韓國貿易。」 因有自小
在朝鮮族學校的語言基礎，加之之前的外
貿經驗，朴哲本是躊躇滿志。

然而，現實卻沒看上去那麼美。正
是從2009年開始，朝核問題日益嚴峻，
隨之聯合國對朝制裁以每年至少一次的頻
率密集發布。朴哲終於在2016年獨撐門
面開始了自己的邊貿生意，而聯合國制裁
卻在2017年史無前例的達到了5次之多。
「生意不固定，我什麼都做點，向朝鮮出
口裝修用的建材、常規的食品、塑料顆粒
化工半成品，大一點的鋼材、礦山設備也
做過。」

最窘迫時，大半年沒有訂單，他便
一刻不停的幹起代駕司機，沒日沒夜。 「
我成家在丹東，也有了孩子，離不開了。
」 他直言想過放棄，卻有太多牽掛， 「現
在算是挺過最難的時候了。」

「那時我聽說刺繡生意掙錢，但沒
有門路，就赤手空拳的去了浙江。」 朝鮮

因低廉的人工和精細的手工而成為刺繡等
一系列手工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在聯合國
2017年9月宣布對朝鮮紡織品禁運之前，
從浙江義烏購入原材料、轉運到朝鮮加工
成成品後再運回中國──這其中豐厚的利
潤成為大批貿易商隱秘的生意經，後來者
想入行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我幾乎跑遍了義烏繡品街的檔口
，就是沒人願意給我一單。」 委屈碰壁，
他卻韌性十足， 「連跑三天，軟磨硬泡，
最後自己墊進去40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爭取到了第一單。」 一心就此打開
局面的他深知這背後潛藏的巨大風險， 「
原料很貴，在朝鮮隨時有丟貨、壓貨的風
險，而加工好之後買主隨時可以說不滿意
而不收貨，這個風險也很大。」 一整單生
意下來，他的心始終懸着。

夾縫中不停尋找新商機
而他說，十年邊貿經歷，這種擔心

與憂慮反而是常態，民間貿易本就缺乏約
束機制，兩國間的經貿文化差距都讓邊貿
始終處在一種自我修正的狀態。特別是近
幾年，朴哲不得不始終走在拓展新商機的
路上， 「過去的生意就剩下建材和食品還
能做，現在新的需求應該是手機了。」 他
說起今年春天的一筆新訂單， 「朝方找到
我，問能不能買到手機殼和手機膜，現在
朝鮮的個人手機擁有量還是挺可觀的。」
他說儘管這些小商品的利潤薄，但能夠窺
見背後新領域的巨大需求。

每年，從春節休假開
始，丹東口岸就迎來了一
年中難得的安靜時節—
往來不斷的運輸貨車停運

、繁忙的旅遊團停止發團。本應在春節
假期結束再次熱鬧起來的口岸，今年卻
顯出格外的蕭條—為預防新冠肺炎疫
情，朝鮮在今年春節前夕宣布無限期關
閉邊境，同時丹東口岸也在年後繼續保
持閉關。

「春節假期過後口岸就沒開，以前
與朝鮮貿易往來的車輛、人員現在都斷
（聯繫）了。」 在丹東口岸附近商業區
經營店舖的邊貿商李先生告訴記者，受

到此前聯合國制裁加碼影響，對朝貿易
始終未見復甦，此次疫情加重了大小商
販的損失， 「我這小店也不怎麼營業了
，大公司更不好過，真是雪上加霜！」

一份朝鮮國內最大國營旅行社朝鮮
國際旅行社分發給中國對口合作單位的
文件顯示，朝鮮從1月22日全面終止赴朝
遊，並將持續至生產相關疫苗並建立預
防措施為止。目前，朝鮮已經暫停了往
來其國內的國際航班、班列等，宣布禁
止所有外國公民經邊境口岸、港口和機
場入境。

「這次閉關怕是這十年來最久的一
次了。」 李先生憂心忡忡， 「我現在也
是硬撐，幹了這麼多年，有穩定的客戶
，不幹這個幹啥？」 閉關疊加疫情的雙
重影響，也蔓延到了丹東口岸附近的大
小商舖，經營一家汽車修理廠的老朱常
年承攬朝鮮車輛維修保養業務，很多邊
貿商是他的忠實客戶， 「這兩個月，我
這店是開了又關，關了又開。」 受到疫
情反彈影響，在3月初短暫復工後，老朱
不得已又關了張， 「最近才又營業，其
實本來生意就不好，關就關了吧。」 他
頗為無奈。

貿易寒冬下疫情帶來的影響不僅僅
顯現在中國邊境， 「朝鮮國內已經出現
了日化等生活用品物資短缺的情況，儘
管朝鮮這些年發展國貨，但大部分還是
從中國進口，這個影響很大。」 常年從
事對朝貿易的李先生如是判斷。

▲老于在自家噸袋專營店前

▲在丹東口岸附近，曾經紅火的對朝貿易店舖均已關閉。往日人聲鼎沸的丹東口岸呈
現一片蕭條

▲80後邊貿商朴哲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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